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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棚 閒 話

早
晨
︽
東
方
紅
︾，
晚
上
︽
國
際
歌
︾，
是
我
年
少

時
聽
慣
的
兩
首
曲
子
。
早
晨
，
︽
東
方
紅
︾
的
樂
曲

響
起
，
就
是
起
床
、
上
學
的
時
間
到
了
；
晚
上
，

︽
國
際
歌
︾
的
樂
曲
響
起
，
就
是
上
床
、
睡
覺
的
時

間
到
了
，
那
是
一
天
當
中
兩
個
最
鮮
明
的
時
間
標

誌
。早

晨
根
本
不
需
要
媽
媽
喊
，
街
頭
的
大
喇
叭
自
然

會
將
我
叫
醒
，
就
像
鬧
鐘
一
樣
準
時
。
於
是
，
穿

衣
，
刷
牙
，
洗
臉
，
照
例
完
成
一
切
程
序
，
我
就
開

始
行
走
在
去
學
校
的
路
上—

—

一
段
彎
曲
的
土
路
，

一
個
方
方
正
正
的
稻
場
，
稻
場
邊
還
有
一
棵
時
常
花

開
花
落
的
榕
花
樹
。
那
是
日
復
一
日
、
年
復
一
年
的

尋
常
日
子
，
聽
㠥
同
樣
的
樂
曲
，
做
㠥
同
樣
的
遊

戲
，
卻
過
得
充
實
而
緊
湊
，
平
靜
又
快
樂
，
從
不
會

覺
得
單
調
和
俗
套
。

當
然
，
重
複
的
生
活
中
也
會
有
一
些
例
外
，
比

如
，
星
期
天
就
是
一
個
與
往
常
不
同
的
日
子—

—

早

晨
，
雖
然
︽
東
方
紅
︾
的
樂
曲
照
樣
響
起
，
卻
再
也

不
用
早
起
了
。
白
天
可
以
玩
自
己
最
喜
歡
的
遊
戲
，

像
擺
扣
子
、
玩
手
槍
之
類
，
前
者
就
是
將
媽
媽
平
時

儲
藏
、
備
用
的
扣
子
，
分
成
敵
我
兩
個
陣
營
，
自
己

從
中
指
揮
調
度
，
玩
的
是
一
個
虛
擬
的
打
仗
遊
戲
；

後
者
需
要
自
己
扮
演
兩
種
角
色
，
八
路
或
鬼
子
，
玩

的
同
樣
是
一
個
虛
擬
的
打
仗

遊
戲
。
這
些
遊
戲
只
須
一
個

人
，
就
可
以
玩
得
專
注
投

入
、
津
津
有
味
。

而
時
逢
夏
季
，
星
期
天
最

讓
我
難
以
忘
懷
的
，
就
是
去

街
頭
撿
拾
瓜
子
。
那
時
生
活

貧
瘠
，
零
食
極
少
，
父
母
看
別
家
的
孩
子
經
常
去
街

頭
撿
拾
瓜
子
，
炒
製
後
可
以
做
成
零
食
，
也
就
如
法

炮
製
，
讓
我
和
姐
姐
、
妹
妹
一
起
去
到
街
頭
的
瓜
攤

前
，
撿
拾
吃
瓜
者
遺
留
在
地
下
的
瓜
子
。
我
們
將
撿

拾
到
的
瓜
子
帶
回
家
中
，
清
洗
，
晾
乾
，
讓
媽
媽
配

上
佐
料
，
炒
製
成
美
味
可
口
的
五
香
瓜
子
，
可
以
吃

上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對
於
我
們
來
說
，
此
舉
既
收
穫

了
好
吃
的
零
食
，
又
清
理
了
公
共
場
合
的
衛
生
，
也

算
是
一
件
兩
全
其
美
的
事
情
，
何
樂
而
不
為
呢
。

白
天
有
白
天
的
事
情
，
晚
上
也
有
晚
上
的
工
作
，

那
就
是
去
路
燈
下
捕
捉
飛
蟲
。
捕
捉
飛
蟲
當
然
是
為

了
養
雞
，
那
時
候
，
差
不
多
每
家
都
會
餵
養
幾
隻
雞

仔
，
用
來
貼
補
家
用
，
改
善
生
活
。
一
般
是
剛
剛
吃

過
晚
飯
，
媽
媽
就
帶
㠥
我
和
姐
姐
、
妹
妹
一
起
出
發

了
。
我
們
手
中
各
自
拿
㠥
一
個
玻
璃
瓶
，
以
兩
人
為

一
組
，
在
昏
黃
的
路
燈
下
守
株
待
兔
。
比
較
常
見
的

飛
蟲
，
是
各
種
大
大
小
小
的
蛾
子
，
它
們
飛
起
來
鬧

哄
哄
的
，
總
是
喜
歡
圍
㠥
路
燈
打
轉
。
而
體
型
較
大

的
昆
蟲
，
則
完
全
可
以
用
﹁
從
天
而
降
﹂
來
形
容
，

諸
如
蛐
蛐
、
螻
蛄
、
金
龜
子
等
等
。
尤
其
是
螻
蛄

—

雞
仔
們
的
最
愛
，
它
們
先
是
從
黑
暗
處
奮
力
撞

向
路
燈
，
然
後
就
像
喝
醉
了
似
的
，
從
上
而
下
驟
然

降
落
，
成
為
我
們
的
俘
虜
，
雞
仔
們
的
美
食
。

偶
爾
也
會
捕
捉
到
一
、
兩
隻
天
牛
，
這
傢
伙
長
相

彪
悍
，
個
大
皮
厚
，
還
有
㠥
強
壯
的
上
顎
。
雞
仔
們

對
它
毫
無
興
趣
，
一
旦
落
入
我
們
手
中
，
它
就
淪
為

我
們
的
玩
偶
。
我
們
或
者
把
天
牛
的
後
腿
捆
綁
上
細

線
，
像
風
箏
一
樣
地
放
飛
；
或
者
在
它
身
後
掛
上
石

子
之
類
的
重
物
，
讓
它
像
老
牛
一
樣
負
重
前
行—

—

不
管
怎
麼
玩
，
我
們
都
能
找
到
一
些
不
一
樣
的
玩

法
，
也
總
會
玩
得
非
常
開
心
。

當
︽
國
際
歌
︾
的
樂
曲
響
起
時
，
我
們
收
兵
的
時

間
到
了
。
於
是
，
在
媽
媽
的
帶
領
下
，
我
們
押
㠥
各

自
的
俘
虜
，
踩
㠥
自
己
在
路
燈
下
忽
而
變
長
、
忽
而

變
短
的
影
子
，
一
路
追
逐
、
嬉
笑
㠥
往
家
走
。

悠悠華夏，三
山五嶽風光無
限，江河湖海波
濤連天，山川、
河流繪就了「江
山如此多嬌」畫
卷。在這江山如
畫的大自然中，
古濟水已經淡出
大自然的序列，
付諸於「東流
去」，從地平線
上消失。
《三字經》有

這麼幾句，「曰
江河，曰淮濟。
此四瀆，水之
紀」，翻譯成白
話就是長江、黃
河、淮河、濟水
這四條河流，有
條不紊地流向大
海。「瀆」就是
直流入海的河，
是有獨立入海口
的水系。
古皇帝祭祀名

山大川，即指五
嶽和四瀆。唐代
以大淮為東瀆，
大江為南瀆，大
河為西瀆，大濟
為北瀆。濟水不

達東海誓不罷休的頑強精神，就是它始終位
列四瀆的主要原因。
四瀆最早的總稱出自《爾雅．釋水》：

「江、淮、河、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
海者也」。三字經把江、河、淮、濟作為中
國河流的代表，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四
條水系。然而到今天，長江、黃河、淮河仍
然在洶湧奔流，而濟水卻在清朝咸豐五年
（1855年）不見蹤影，悄悄地遠離了人們的
視野。　　
濟水是一條古老的自然水系，濟水地位非

常㟾赫，發源於太行山脈王屋山上的太乙
池。翻開《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第595
頁就寫㠥：濟水，古水名，發源於今河南，

流經山東入渤海，現在黃河下游的河道就是
原來濟水的河道。古濟水的流向在《禹貢》
中這樣記載：「導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
為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
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就是說，古濟水
蜿蜒千里，按照自然流向，惠澤沿途豫魯大
地之後，流入廣袤的大海。
在古籍記載中，濟水是四瀆中最奇異的一

條大河，時常伏見不測，能穴地伏流，隱見
無常，「一出為濟源，再出為滎水，三出為
山東諸泉水」，留下了三伏三現的神奇佳
話。相傳禹疏導濟水出王屋山後，源水以地
下河向東潛流七十餘里，到濟瀆和龍潭地面
湧出，形成珠（濟瀆）、龍（龍潭）兩條河
流向東，在濟瀆廟東南交匯成一條河，叫
水，至溫縣西北始名濟水。
濟水出濟源後，經過沁陽、原陽諸縣，行

程約一百三十餘里，穿過黃河，又在地下潛
行百餘里之後，溢出為古代滎澤。滎澤為古
老的湖泊，它位於今天鄭州市西北一帶。濟
水出滎澤後，沿今天的滎陽、封丘、開封、
蘭考諸縣市，行程千里，流入了齊魯大地，
經過定陶、菏澤、巨野、濟寧，繞樑山再經
過東阿、濟南、濟陽、鄒平、博興等縣市，
注入渤海。由源頭至入海口，濟水流經豫魯
二省，行程二千八百餘里，最後流入渤海。
濟水流域是中原腹地，是中華民族的發祥

地之一，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歷史和文明。流
域內物華天寶、地傑人靈，賢相名將、文人
墨客不乏其人。司馬懿、李商隱、韓愈、白
居易等都曾遊觀濟水，留下了作證的不朽詩
篇。
關於濟水穿越黃河而不渾之說，歷來眾說

紛紜，有種種解釋。一是「濟清河濁」說，
認為濟水是清的，黃河水是濁的，濟水從黃
河中穿過而不混淆，越過黃河以後仍是清
的。這種說法顯然是不科學的。
二是「地下伏流」說，認為濟水從黃河北

岸潛入地下，南岸復出。這種說法顯然缺乏
地質結構方面的依據。黃河和濟水歷史悠
久，但是有關黃河和濟水的歷史記載只有兩
三千年，這可能是千百年來地理學家難解濟
水穿越黃河之謎的原因所在。
所幸的是，近些年來海洋地質研究者運用

現代科學技術，探明了黃河三角洲形成的歷
史，同時也為解開濟水穿越黃河之謎打開了
一扇窗戶。

除此之外，濟
瀆廟等古代文化
遺址，為地理學
家研究古代河流
走向提供重要依
據。根據以上兩
項的研究成果，
我們可以大致勾
畫出8500年前黃
河與濟水的關
係。黃河在鄭州
以西鞏義以東向
南流，越過華中
平原，在蘇北流
入南黃海。濟水
從王屋山東流至

溫縣，然後南流至滎澤，出滎澤後向東流，
經山東定陶、濟寧、濟南、鄒平，在博興入
海。
濟水與黃河並不相交，都是各自獨流入海

的大河。關於文獻記載濟水穿越黃河這一歷
史之謎，我們可以從文獻成書年代方面試探
謎底。中國古代文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
是版本流傳過程和成書年代並不十分清楚。
與濟水有關的《禹貢》《左傳》《詩經》《水
經注》《爾雅》《山海經》等主要文獻的成書
年代，大都在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其內容
雖然大都據有所本，但也有不少訛誤，因此
讓後人常常糾纏在信史和傳說的困惑之中。
不幸的是，濟水這條承載㠥歷史、孕育了

偉大文明的河流，被滔滔黃河所侵佔，不能
不說是大自然的悲哀。溫順的濟水，難敵黃
河的強暴，深受暴虐的黃河洪水、泥沙以及
決溢、改道的影響，而逐漸湮沒消失了。黃
河就是這麼個脾氣，它善徙善淤，咆哮時如
同脫韁的野馬，吞併溫順的濟水易如反掌。
大自然的法則就是這樣，生物界弱肉強食，
自然界也不例外。
歷經年代滄桑變化，濟水早已淡出人們的

視野，濟水昔日的輝煌僅能從歷史文獻中查
找。唯有河南的濟源、山東的濟寧、濟南、
濟陽這些地名還有濟水的影子，還能大致辨
出古濟水的走向，記載㠥濟水昔日的輝煌。
這些以濟水而得名的地名，別看僅僅兩個
字，卻凝聚㠥濟水的歷史滄桑，是濟水的活
化石，也是對濟水最好的紀念。
古濟水是神奇的河流，引起了後人多種猜

測。宋代學者鄭樵曰濟水「能穴地伏流，隱
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濟水既伏
流地中，則發地皆泉，不特歷下一處為然。
是故一見為濟源，再見為滎水，三見為山東
諸泉水，而溢為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
對於這些解釋當否，現在無法詳解。按此

說法，濟南的泉水也是濟水湧出地面形成
的。位於濟水之南而得名的濟南，素以泉城
著稱，其地勢舉世獨特。濟南泉水的形成，
與獨特的地形地貌有關，泉水來自泰山山
脈，降水滲漏地下順岩層傾斜方向北流，至
城區遇侵入巖體阻擋，承壓水出露地表，形
成泉水。《水經注》云：在濟南境地，「濟
水又東北，濼水出焉」，又云：「濟水又東
北徑華不注山」。也就是說，濟南泉水流入
濟水，濟水也涵養了泉水。
與濟南隔河相望的濟陽，因位於濟水陽面

而得名，至今還受到古濟水的恩惠。濟陽屬
於黃河沖積平原，陸地沒有大型天然湖泊，
地下水資源分佈不均勻，人口密集的縣城用
水，只能從縣城西南側打井取水。據水文部
門勘測，所開採的地下水是濟水古道的儲
水。另有一個說法，是黃河滲水，無論咋
說，沒有離開濟水，是古濟水養育了濟陽一
方百姓。
民間諺語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黃河

能把大運河攔腰截斷，它奪淮、奪泗、奪
濟，把一條條河流吞進腹中。雖然今天看不
到濟水，濟水已「東流去」，但它永遠留在
華夏歷史長河中，自然界的法則就是瞬息萬
變，以不變應萬變的只有濟水留下的痕跡，
也只有對濟水的歷史記載。

前幾年某個春天的中午，我與老伴
路過觀前太監弄松鶴樓滷鴨麵店時，
一陣風過，一股子的似陌生又帶有熟
悉的異香直往我的鼻子裡鑽。我循香
尋覓，雙腳不由自主地跨進了這麵
店，眼見得該店有位服務員從裡面端
出一大盤熱氣騰騰的醬汁肉！那兒迷
漫㠥更濃郁的肉香，那肉紅彤彤，香
噴噴，其汁稠稠的。是家鄉著名的醬
汁肉哪！我不由自主地只管跟了他，
眼睛睜大、並射出了饞光！老伴見狀
鑽進人叢，用力地牽牽我的衣角。我
回頭見了他猛醒了，為自己的失態而
微微地一紅臉。老伴低語：「注意
些。」我是個嗜肉者，因病犯糖尿，
已是二十多年戒此肉矣！我實在饞
了！
七情六慾人所難免，何況這家鄉的

肉味委實太誘人了。
在「蘇州織造府菜系」（官府菜）申

遺代表作報告時有句話令人頷首：
「蘇州人住的房屋其典型是園林。蘇州
人欣賞的戲曲是昆曲。都是高雅精緻
的，那麼，蘇州人的飲食能不高雅精
緻嗎？」
「蘇州織造府菜系」申遺成功的下

一步是如何挖掘它的精華，恢復並使
之更發揚光大。這個菜系中一個特點
是絕對不用味精。（在我的記憶中，
那時大戶人家招聘主廚上門煮菜，絕
不許夾帶味精一旦被發現可拒付工
資），以發揮食品的自然鮮為宗旨，用
的是高湯來吊鮮的。舉一小例——如高
湯中的蝦滷，除了以糠蝦為原料外，
還規定要一隻五斤重的閹雞吊鮮。這
裡的櫻桃肉，必需用太湖黑毛豬的肉
煮，其肉的價格是五十塊一斤（現在

普通豬肉價為17元一斤）。
「蘇州識造府菜系」對食品
原料的要求近乎是苛刻了。
最近想恢復一隻菜名稱為

「蜜汁火方」。這裡的火是指
火腿。這名稱我聽說過，可
沒口福品嚐過，說不出什麼，不過既
然「蜜汁醬方」已是妙不可言，那這
火方就更為高檔的了。據說，這原料
的採購非同小可，得派出可靠專人到
火腿的生產地—金華—去採購，一
定得正宗的火腿，採購來的整隻火
腿，只取其中間部分的一方塊煮火方
而已，其餘的已沒有資格再煮第二塊
的了！這個原料的代價之大就更令人
咋舌了！
我有位上海籍的文友，在彌留之際沒

有說什麼重要遺言，只是痛苦地長嘆一
聲：「我再也沒機會嚐櫻桃肉了啊！」
——讓他至死仍丟不下的一塊蘇州櫻

桃肉、其味美到什麼程度？蘇州的好
多肉味靠的是用文火功，往往要花好
多時間耐心的等待。要求是形似散而
神不散，服務員端上桌時整整齊齊、
方方正正一塊紅艷艷的肉（色彩比醬
方略淺）她必用小刀在肉上劃井字
形，於是肉皮下面的肉微微凸起，呈
現出立體狀，它渾若粒粒帶朝露的、
晶瑩飽滿的、紅艷美絕的櫻桃，要不
饞也難哪！筷子一夾，摘下一顆「櫻
桃」入口中已是三分化，略一抿呶，
毋須勞動牙齒，那肥腴的、濃稠的、
鹹中帶甜的酥肉全都融化下肚矣！其
時，給人的感覺是極度的滿足和酣
暢。此肉只消一嚐，你就欲罷不能的
了。
假若說松鼠桂魚是蘇幫菜中魚的典

型，那麼櫻桃肉可說是蘇幫菜中肉的
代表了！它們不僅滿足了食客們的口
腹之慾，而且，還給人以視覺上的美
的享受！
蘇州的肉味，除了在菜館裡的之

外，不可忘卻的還有滷菜店裡的美味
肉。譬如我在一開頭就寫的醬汁肉，
它可說是櫻桃肉分塊而已，為了顧客
們便於攜帶，它就煮得稍微硬一些
兒。也為了適應很多地方不同口味的
顧客，在甜味上也略淡些。但它畢竟
植根於蘇幫菜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蘇州滷菜店裡

的醬肉，它是未放紅㣊只放少許糖吊
鮮的肉，得放一些香料，在民間傳說
陸稿薦遇仙的故事中，說店主用乞丐
留下的破稿薦煮了肉，其香遠播四
鄰，我估計大概就是香料了。這醬肉
也是蘇州的著名產品，它與醬汁肉一
樣，深受市民與周邊城市人們的喜
愛。曾在食品競賽（大概是省際）中
獲金獎。
為了深戀家鄉的肉味，為此，我家

兄弟姐妹都學會了煮燜肉。年輕時有
過每人每月供應四㛷肉的經歷。老來
經濟情況與供應條件都好了，卻不宜
吃肉了。本以為造化弄人，後來倒也
釋然了，想：大概每人的享樂是個恆
數，多受用後脂肪就會積澱在血管裡
作祟的。肉饞為六慾中瑣事，卻也
「縱慾」不得也。

《笑林廣記》裡有個笑
話：有人上街撿食他人丟棄
的甘蔗渣，罵道，誰這麼
饞，嚼得一點味道也不剩？
我幼時最喜歡這個笑話，因
為在生活條件艱苦的過去，
甘蔗是我童年裡經常能夠享
用得到的零食。敝鄉是糖產
區，周邊種植了大量的甘
蔗，每年一入冬，就有蔗農
用自行車推㠥自產的甘蔗出
來賣，因售價甚廉，大人也
都不吝破費，讓孩子吃個痛
快。不少人家乾脆一買就是
好幾捆，放在家中的門背後，誰嘴饞了
就去抽一根來嚼，吃到舌頭起泡的情況
也是時有發生。因而在吃甘蔗這個話題
上，我們是頗有些富翁心態的。所以我
等幼時，嘲笑他人跟風盲從，人云亦
云，就是諷為「食蔗渣」。
甘蔗渣沒有人會去吃，但撿拾甘蔗渣

的人倒是不少。進入臘月，不少人家會
做臘味，若是經過一道煙熏的工序，臘
味乾得快，保質期也長，還會帶有一股
特殊的煙熏風味。曬乾的甘蔗渣，就是
用於熏烤臘味的最佳用材，火勢勻淨、
燃燒緩慢、煙霧輕淡，熏出的臘味還會
帶有一股淡淡的焦糖香。若是沒有甘蔗
渣，人們為了追求相似的效果，就要在
柴炭上面放一些糖，才能營造出那股特
殊的焦糖清香。所以，蔗農走街串巷賣
完甘蔗後，往往會留下一地的甘蔗皮和
蔗渣，常會有人收拾回家，留待做煙熏
臘味時用。
野史載，宋神宗曾問呂惠卿「蔗」字

何解，呂惠卿答道：「凡草木，皆正生
嫡出，惟蔗側種，根上庶出，故字從
庶。」甘蔗的種植形態很特別，根會分
枝生莖，形成叢生，古人又認為，旁生
蔗出的甘蔗比正出者要甜，故有此一
說。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據季羨林的
《中華蔗糖史》載，蔗雖是外來的物
種，但很早就傳入到了中國。宋玉的
《楚辭》曰：「胹鱉炮羔，有柘漿些。」
柘漿即甘蔗。只不過在古代，甘蔗的種
植面積一直都很有限。
漢末時曹植有《都蔗詩》，西晉張協

有《都蔗賦》，想來在當時的河南境
內，也有少量的甘蔗種植，故被詩人讚
美。對此，清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
中譏諷道：「知其都之美，而不知其諸
之美也。」意為只知都中甘蔗之美，卻
不知道郡下有更好的甘蔗，有嗤笑二人
見識不廣之意。晉人嵇含的《南方草木
狀》載，嶺南的交州郡將甘蔗搾汁，暴
曬數日製成蔗餳，敬獻給吳主孫亮。某
日孫亮派內侍持帶蓋的銀碗到倉庫取蔗

餳，內侍與藏吏有怨，就暗藏老鼠屎投
放到蔗餳裡，以求治藏吏保管不善之
罪。最後孫亮明察秋毫，洗除了藏吏所
受的冤屈。由此亦可知，甘蔗在當時的
吳國境內，也並不多見。
敝鄉出產的甘蔗有兩種，一曰竹蔗，

一曰果蔗。竹蔗又名荻蔗，皮堅汁少，
生食頗為不易，只有牙口生猛的小兒方
能啃食，主要是用來搾糖。果蔗又名崑
崙蔗，其色赤紅，甘甜多汁，多被作為
水果零食。古中醫還用之接骨，把蔗剖
開作為夾板，綁在病人的斷骨上，可助
復接，故又有一名叫藥蔗。
果蔗中的珍品為雪蔗，色澤淡青，仿

若新生翠竹，質地甚為鬆脆，節疏而多
汁，嚼食甚為甘美。《世說新語》曰：
「扶南蔗，一丈三節，見日即消，風吹
即折。」說的就是雪蔗。古人種植雪蔗
須以木棍在旁撐持，不然「風吹即折，
見日即消」，謂其質脆，易被摧折。古
代醫家認為，雪蔗有潤澤之功，「食至
十梃，膈熱盡除」，意為若有體燥上火
的現象，大量嚼食雪蔗可解。此方流傳
甚廣，至今仍有不少人遇有火熱症狀，
也就是上街買回一段甘蔗，再加上幾個
荸薺，連皮一起放到水裡煮，煮出淡褐
色的水，作為養生降火的涼茶飲用。
甘蔗最有特色的吃法，是烤㠥吃和煮

㠥吃。海南人將甘蔗放到火上烤熟，味
醇而甜，食之可消酒。而在廣西，小販
用白鐵皮製成桶狀的蒸鍋，盛小半鍋
水，把甘蔗截為半米長放到鍋中，座到
煤爐上，於街邊擺賣。經過加熱，鍋內
產生的蒸汽就將甘蔗煮熟了。削皮而
食，極為甘甜清潤，有一種特有的熟
香，比之烤熟的甘蔗，汁水更為豐美。
冷冽的冬日，嚼食一根熱乎乎的煮甘
蔗，乃極為快意之事。
曾有一位去國經年的鄉人告訴我，他

對諸多故里食物念念不忘，印象最深的
就是冬天裡的煮甘蔗。而這也符合眾多
客寄海外的遊子的鄉思，因為最美的味
道總是在桑梓故地，在曾經的記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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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的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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